
初中毕业回家当农民的项飞
荣，唯一的爱好是看书。二十世
纪 70 年代中期，还是读书无用
论思潮影响下的书荒年代，项飞
荣生长的北仑区柴桥街道后所
村，又远离宁波城区。这样的年
代，这样的地方，想要看到一本
心仪的好书实在太难了。幸运的
是，项飞荣当教师的伯母有一位
曹姓同事，调到柴桥新华书店任
职。曹老师知道项飞荣喜欢书，
每当书店调配到新书，就会第一
时间告诉项飞荣。靠着这点“近
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项飞荣
先后买到了 《红岩》《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家》《春》《秋》 等
小说。

1981 年初夏，从步行改骑
自行车的项飞荣去柴桥买番薯藤
苗 ， 按 习 惯 必 先 去 书 店 “ 报
到”。曹老师一看到他，便悄悄
地问：书店有套 《红楼梦》，要
吗？“要！”项飞荣从曹老师手中
接过四卷本的 《红楼梦》，喜不
自禁，然而一看定价，啊，3.45
元一套。想到裤袋里只有买番薯
藤苗的几角钱，他丢下“我去
借 钱 ” 四 个 字 ， 便 奔 出 书 店 。
当 年 普 通 工 人 每 月 几 十 元 工
资 ， 农 民 靠 工 分 挣 钱 ， 3.45 元
实在不是一笔小钱。在柴桥街
头，项飞荣骑着自行车漫无目
标地寻找熟面孔，终于在集市
碰到大队治保主任林庆瑞。老
林也来买番薯藤苗，准备买好
后去柴桥公社开会。听项飞荣
说借钱买书，便摸出一张五元
纸币，顺便让他买一百株番薯
藤苗⋯⋯

事隔近四十年之后，当项飞
荣从书架上取出这套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的 《红楼梦》 时，往事
像电影镜头一般重现。“虽说是
借钱买的书，当时心里别提有多
高兴。骑车回家后却发现，买的
两包番薯藤苗因为自己过于兴奋
在路上丢掉了一包。”

那套 《红楼梦》，项飞荣奉
为至宝，“小说买来后，我编上
号，又用牛皮纸包好封面。这套
书几乎被全村喜欢看书的人看遍
了。1987 年，播放电视连续剧

《红楼梦》 时，还陆续有人来借
这套书。”

因为父亲戴着“反革命”帽
子，项飞荣和他的五个兄弟难以
抬头，就连当年跳出农门的唯一

途径——参军，也没有六兄弟的
份。项飞荣只能从买书、读书中
寻找慰藉。为了让家里的几十本
图书有个容身之所，他动手做了
一个小木箱，遐想着有朝一日图
书能够装满箱子。

话说当时后所村大队书记孙
斌良，是个退伍军人，也喜欢看
书 。 就 在 书 的 一 借 一 还 之 间 ，
两个年龄几乎相差一辈的人成
了好友。因为书缘，孙书记培
养项飞荣入团，指定他担任大
队新闻报道员，还让他担任图
书管理员。书籍像春天的雨露
滋润着性格内向的项飞荣。渐
渐 地 ， 像 许 多 文 学 青 年 一 样 ，
他开始握笔写一点东西。1983
年前后，项飞荣专程去县文化
馆，将自己的习作交给了一位姓
干的老师，干老师送了他几本馆
编刊物。不久，热心的干老师骑
着自行车特地通知项飞荣去参加
镇海县文化馆举办的写作培训
班。

项飞荣微笑着向笔者回忆起
美丽的文学梦，“在镇海鼓楼，
我聆听了王毅老师与余通化老师
的文学讲座，深受教益和鼓舞，
回来继续写作，并投稿给干老
师 ， 可 惜 一 直 没 发 表 。” 几 年
后，项飞荣在 《青春》 杂志读到

《上海的早晨》 作者周而复先生
致读者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
追求文学的年轻人很多，但那是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能过桥成为
作家的很少。文学青年尤其是在
农村的文学青年，还得脚踏实地
做好本职工作。“对照自己，我
写了不少文艺作品，但都‘吃’
了退稿。倒是投给县里、镇上广
播站的新闻稿，不但录用，还收
到从邮局汇来的稿费。虽然只有
一元两元钱，心里却是乐滋滋
的。当时取款时需要在汇款单上
敲图章，为此我特地去柴桥刻了
一枚图章。”

文学梦做得并不完美，对书
的喜爱却丝毫没受影响。一天，
项 飞 荣 在 书 店 看 到 《资 治 通
鉴》 上柜，一看书价需要两个
多月的工资，吓得他赶紧将书
放 回 原 处 。 孰 料 没 多 久 再 见

《资 治 通 鉴》， 书 价 竟 涨 了 许
多，项飞荣最终咬咬牙把它买
下了。书对于项飞荣似乎有一
种难以抗拒的魔力，令他欲罢
而不能。

作家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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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图书登记造册

借钱购得的《红楼梦》

项飞荣：
为书痴狂

2019年年底，项飞荣收到了江苏省徐州市地方志

办公室寄来的上下两册《徐州市志》。盘点这一年,包括

从网上购买的《温州市志》《湖州市志》等，项飞荣已

收集到浙江省78个县（市）编纂出版的74套志书，而

他家里的藏书也拥有万余册。看着书架上一排排的图

书，想到梦寐以求的心愿得以实现，他在微信朋友圈里

向众多陌生人的无私捐赠表示感谢。

项飞荣何许人也？他收藏那么多志书干什么？

告别单身汉，告别田头活，
项飞荣不久到村办企业——冷库
上班。他每个月都把固定工资上
交给妻子彩敏。

虽然彩敏不时唠 叨 他 ， 左
一声“书大糊”，右一句“买介
多书有啥用”，但项飞荣总是将
妻子的抱怨当作耳边风。冷库
有 奖 金 与 业 余 制 冰 劳 务 费 收
入，这些“外快”帮助项飞荣
遇见好书不那么囊中羞涩。

冷库订有十多份报刊，其中
《中国青年报》 会刊登全国畅销
书目录，其他刊物偶尔也介绍书
讯，或刊登图书邮购广告。从报
刊获取的信息扩大了项飞荣购书
阅读的视野，然而柴桥的书店买
不到畅销书。好不容易等到休息
日，项飞荣乘上一天只有一趟的
长途班车，到宁波新华书店买
书，好几次被告知图书售罄或者
尚未到货，只好悻悻而归。幸亏
福建的树人书店与成都的希望书
店有图书邮购业务，项飞荣至今
仍记得如愿买到 《京华烟云》 与

《苏东坡传》 之类名家作品时的
喜悦之情。

项飞荣患有痛风，一年要发
作几次。去卫生院或医院就诊，
均以无名肿痛诊之，配些止痛伤
膏了事。彩敏担心丈夫的身体，
劝他趁春节放假去上海就诊，她
妹妹家在上海。偏偏去上海看医
生那半个月，没有发病。于是，
项 飞 荣 像 刘 姥 姥 走 进 大 观 园 ，
不是逛上海的书店，就是参观
纪念馆。一天，参观完中共一
大会址，回家的路上，见人们
在一个书报亭前排队买 《金瓶
梅词话》，一人限购一套，还须
搭配五六元的其他刊物。项飞荣
动心了。

毛病没确诊，书倒是买了一
旅行袋，妻妹眼看姐夫将医药费
换成了图书，联想到姐姐平日的
埋怨，问姐夫道：你如此痴迷买
书，究竟要买到多少才肯罢手？
此时项飞荣已收藏了 500 多本中
外名著，便答了一句：一千本
吧。想不到这随口一句话，竟成
为项飞荣藏书的第一个“小目
标”。

再后来，项飞荣买来角铁，
在六道墙面上做好书架，还将自
家诩为“明心读书社”。

与项飞荣的心情截然不同，
书越多彩敏心越烦。想到别人家
一心赚大钱，而自己的男人只会
捧本书，别说赚钱，就连田头农
活也没心思做，气不打一处来，
干脆撕起了图书。但彩敏很快发
现，她撕掉一本，项飞荣就悄悄
地重买一本。

谈恋爱时，彩敏怎么也没想
到这个不善言辞、老实巴交的男
人，竟会是个“书大糊”。新婚
后，他们一起去上海亲戚家，项
飞荣只想去书店，根本不知陪彩
敏去逛逛商场。成家以后，人家
大橱挂衣裳，他家大橱藏书本。
彩敏发现橱底下还有只木箱，做
得十分考究，钉子钉得贼牢。里
面有啥宝货？好奇的她让小叔子
撬开，一看全是旧书。家里翻建
楼屋，项飞荣不搬一桌一椅，只
管把一摞摞图书放入十多只编织
袋，放上樟脑丸，包裹得严严实
实，然后背到亲友家的三层阁楼
上寄存。

夫妻俩都是农民，家里底子
薄，两边兄弟姐妹又多，人情来
往免不了，认命的彩敏只好从批
发市场贩些蔬果做点小买卖，以
此弥补千余元劳保的不足。

彩敏心里是有些怨的，但这
种怨，在游览天一阁后释然了。
彩 敏 因 为 带 外 孙 要 去 女 儿 家 。
有一回，她与邻家那些外婆奶
奶们相约去天一阁游玩，走进
以藏书闻名的宅院，想到丈夫
主 编 的 《北 仑 后 所 项 氏 宗 谱》
一书已被天一阁收藏，心里不
由得生出一丝自豪感。让彩敏
释然的还有两件事，一是项飞荣
对于她的埋怨总是默默承受，从
不“顶撞”。每次骑着电动车带
书回家，看见她在，项飞荣便将
图书先在邻家放一放，像老鼠躲
猫似的。另一件事是，女儿结婚
时，竟要项飞荣的藏书做嫁妆。
如今女儿书房一壁书橱上的数百
本中外名著，全选自老爸的藏
书。潜移默化地，女儿也爱上藏
书、读书了。

“书大糊”

2013 年初夏的一天，家住北仑
九峰山的蒋先生拿着一张 《宁波日
波》，指着报上一篇 《家有 藏 书 六
千 八 最 爱 本 土 写 书 人》 的 文
章 给 老 伴 看 。 看 到 女 婿 与 一 壁
藏 书 的 合 影 ， 夫 妇 俩 舒 心 地 笑
了 。 多 少 次 听 女 儿 彩 敏 数 落 飞
荣 是 个 “ 书 大 糊 ”， 但 老 两 口 都
站在女婿一边，觉得爱书并非不良
嗜好。

6 年后的秋天，项飞荣的书友
们在后所村文化礼堂为项飞荣夫妇
过 60 岁生日，摆了 6 桌。生日宴上
还举办了“明心读书社”读书成果
展，展出了 20 多个报刊版面的文
章，这些文章全部是项飞荣和他的
书友们利用明心读书社收藏的志书
而撰写的，内容大多关于当地的历
史文化。项、蒋两家的亲戚看到
后，对彩敏说，飞荣结交的都是才
子啊。

也许从那一刻起，彩敏对丈夫
数十年执着于藏书的态度发生了转
变。她说，自己是个初中毕业生，
如果她也喜欢看书，那丈夫一定会
更开心吧。

项飞荣拜大榭中学退休语文老
师许建达为师。许老师家里有七八
个书柜的藏书，但看到“明心读书
社”的藏书，许老师称自己要拜
项飞荣为师，言语间流露出敬佩
之意。家住柴桥街道同盟村的周

老 先 生 70 岁 学 跌 打 ， 经 常 为 区 、
市两级报刊撰稿，常向项飞荣借
书。他说，自己发表于 《宁波晚
报》 的关于柴桥方言研究的文章，
就得益于项飞荣收藏的那本 《旧甬
百态》。

项飞荣因书结识了不少书友。
家住鄞州五乡的同姓朋友项兆峰，
不仅与他书文交往，还经常驾车为
他的收藏提供方便。去年 10 月，项
兆峰驾车与项飞荣一起去了一趟金
华、龙游等地，亲身感受到项飞荣
为了收集藏书锲而不舍、不辞辛苦
的精神。

“去金华前，项飞荣已与金华
市方志办一位邵姓工作人员联系妥
当，想索要一套 《金华市志》。可
车开到半路打邵女士电话时，得知
对方有事外出了。人不在办公室，
大老远过来不就一场空吗？”当时
临近中午，机关下班时间没人接
待，而当天下午项飞荣已与龙游的
一位王先生约好。项兆峰问项飞荣
怎么办，是否改道先去龙游？项飞
荣不想放弃，再次打电话给邵女
士，说自己快到啦。“我感到对方
有点支支吾吾，但飞荣很乐观，说

既然来了，还是碰碰运气吧。不知
是被飞荣的执着所打动，还是邵女
士原本就不信我们会为了一套志书
专程驾车而去。邵女士先让同事接
待我们，中午又特意从培训地赶到
办公室。”项飞荣和项兆峰后来得
知，《金华市志》 首印 1200 套，他
们拿到的是从印刷厂里刚刚送到的
加印版。

回忆那次去金华的情景，项兆
峰说，飞荣为了藏书几乎可以用
宁波话“挖壁打洞”来形容，向
人要书一点不怕难为情，这与平
常的他判若两人。去年，项飞荣
家的山地橘子成熟，他只卖两角
一斤，价格比乡邻低一半。他说
自己脸皮薄，不会与买主讨价还
价。

项飞荣认为，藏书如果不利用
仅仅是个摆设，因而他的藏书一
直向乡邻开放，无论收藏伊始的
文艺作品，还是近年来着重收藏
的 志 书 。 早 年 在 冷 库 上 班 时 ， 9
位同事都读过他的藏书。反正他
看啥书，同事就跟着同享。《三国
演义》 是项飞荣万册藏书中最“热
门”的一套书，学校学生、村里村

民都来借，有的学生让父母来借，
借者与读者不是同 一 人 ， 时 间 一
长，就忘了归还。而“明心读书
社”又不能缺少 《三国演义》，于
是 项 飞 荣 买 了 五 六 套 《三 国 演
义》。

项飞荣有一套老版本 《三国演
义》，是舍不得外借的，唯有他的
一位庄姓哥们例外。庄哥住在项飞
荣的对门，两人情同手足。后来，
庄哥出车祸亡故，项飞荣特意送上
这套 《三国演义》，连同庄哥生前
喜爱的 《复活》 和 《俊友》 一起，
作陪葬送亡友。

项飞荣没有向借书人索讨的习
惯，这是他重乡亲面孔，还基于他
的藏书经——书被喜欢阅读的人借
去，就是书的好归宿。

最后要说的是，项飞荣利用收
藏的志书，已发表了数万字的有关
地域文化的文章。项飞荣颇为自豪
地告诉笔者，2019 年的最后一天，
他收到了自己撰写的 《最独特的

“ 累 石 ” 型 结 构 古 桥》 一 文 的 样
报 。 他 的 《品 读 重 刊 < 龙 游 县 志
>》 一文，入选 2019 年出版的 《龙
游史志》 一书。据介绍，《龙游县
志》 由余绍宋纂修，梁启超作序，
与 《象山志》《沙川县志》《洛川县
志》 等被称为民国四大名志。由
此，也可见项飞荣在史志领域的潜
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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